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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 虚构的陷阱微型小说
□秋风

不看泥土，看星星

把办公桌上翻过的文件材料顺手一归
拢，顺便呷口茶把茶杯盖拧上，这都是刘主
任下班前必不可少的一些习惯性动作。接
下来，他就该走出舒适的座椅，很有风度地
把头发一抿，潇洒地穿上外衣，下楼去了。

但是那天，还没走到门口，电话响了。
原来是司机小吴打来的，说车坏了。“怎么回
事？”他问。小吴说：“车在家属楼下放得好
好的，被人撬了……”他口气便有点冲说：

“你是不是又跟人喝酒打牌去了？”说着扔下
电话出门去了。

这个小吴，越来越不像话，不说说真不行
了。下午让他去机场接了趟小姨子，他不说
接完就赶紧往单位赶，不知又找什么乐子去
了……这样下去，以后还不要误大事了……

平时下楼去，小车总在门口等着。但今
天，那里却一片空旷。没办法，他只好有点
落寞地往家走去了。

其实，从办公室到家的距离并不远，步
行顶多也不过二十几分钟的路程，要是走的
话顺便还锻炼了身体。但这坐车与不坐车
并不是一个路远路近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
人身份与地位的问题。平时，从家里到单
位，从单位到家里，他都在车里坐着，看别人
在路上走。现在，他被风吹着，晒着太阳，心
里总有些别扭和不适应的感觉。

好在有条捷径，倒挺清净的。但拐过一
个路口，他看见有三个小青年在路边站着，
奇怪的是他们中有个男的掐着一个女的脖
子。说到闹别扭的小夫妻或者小恋人，他见
过的还算少？现在他急的可是回家见小姨

子。但就在他从他们身边走过
的一霎，却听见那姑娘发出一声

凄厉的哭喊。平时，他对这类事可都是睁眼
不看的。但现在，他的心不知为什么竟被那
一声惊得一颤。他倒是想像一个长辈似的
数说那男的几句，但一回头，却泄气了：她的
脸蛋长得实在太好看了——而让人把自己
的名字和那样一个姑娘无端地扯在一起，是
不是官场上的大忌呢？瓜田不纳履，李下不
正冠。算了，敏感时期，就给自己省点事给
别人少留点嚼舌磨牙的话题吧。

但他却总有点迟疑。他不是看不见，那
姑娘正做着如何激烈的反抗。她也许把他
当做一根救命的稻草了吧！但看那两个男
的，却不是什么好鸟！他也许真该挺身而出
了吧。但他站在那里，只一腔义愤，却开不
了口……啊！他突然明白，他还在习惯性地
等待着记者们摄像灯的亮起。没有市电视
台的，最起码有一台他们部门保留资料的摄
像机也行啊。就这样没情没趣地亮嗓开口，
他还真有那么一点点茫然不知所措……

你说，一个堂堂的主任有没有必要把自
己和街上的几个小混混硬扯在一起？更何况
是这样一个场合。显而易见，最明智的选择
是赶快离开。他也许刚回头走了两三步吧，
那姑娘突然又一次拼命地挣扎着喊起：

“……小偷……撬……”
她的喊声也有点太凄厉恐怖了。难怪

他又一次迟疑地回头看去。她的目光突然
像电一样射向他，他只觉脊梁骨嗖地一麻。
真奇怪，她为什么要那么挖空心思地把他拖
向他们矛盾与冲突的那个漩涡呢？他想。
在那一霎，他突然明白了：这是一个陷阱！
而且，阴森得深不见底。不错，他的确就要
荣升单位一把手了，但谁又敢轻易地否认他

周围就没有觊觎那个宝座的眼睛了？你有
慈悲心，是菩萨心肠，好。但就在你向那个
貌似可怜的红衣美女伸出援手的一霎，你也
许正好就把人家为你巧设的机关触动了！
到那时，不但那个男的翻脸说你勾引他老
婆，那女的也许立马就把你叫老相好了……
你都被人当场捉奸了，你说你还有何话可
说？三年后一切真相大白了，算你运气好，
但那时，你也许已经当两年调研员了……是
不是黄花菜都凉了……残酷吗？的确有那
么一点——但无论什么时候，你还指望在官
场上碰到一个温情脉脉的对手吗？

他逃也似的走了。还没走到家属楼下，
司机小吴早像条狗似的摇着尾巴迎上来
了。“怎么回事？”他一脸威严说。小吴却早
迫不及待叫起屈来：“当时楼下连个人影也
没有，我刚接阿姨回来，送上楼去，就听见有
人在楼下喊：小偷撬车了！我赶紧跑下楼
去，小偷早跑了，只有发现小偷的那个姑娘
还在那儿站着……”“姑娘？”他似乎想起什
么说。小吴说：“就是那个穿红上衣的姑
娘，是个家政服务员，刚给谁家打扫完卫
生下楼来……”其实他早知道那小子干啥
去了，只在心里骂着：“你狗日的连个谎都不
会撒……”嘴上却说：“行啦，你也辛苦啦，休
息去吧……”走了。

一晃几天过去了。一天他正翻报纸看，
突然在报屁股上发现这么一条小消息：利民
家政公司服务员王小丽见义勇为……遭歹
徒报复袭击，身负重伤……他一看小学生们
向王小丽献花的照片，突然吃了一惊。但他
还是在心里默默说：“世上咋会有那么巧的
事？不可能吧……”

□孙道荣

丈 夫 是 名 军
人，他们的陆军基地
驻扎在一个荒芜的
沙漠中。丈夫经常
外出演习，只留她一
个人寂寞地守在一
座小铁皮房子里。

沙漠的夏天奇热无比，哪怕在仙人掌的
阴影下，温度也高达华氏125度。邻居们都
是一些不懂英语的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
她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聊天的对象，悲伤霎时
间铺天盖地而来。

难过的她给父母写信说不想在那个鬼地方
待下去了。父亲给她回了一封信，回信只有短
短几句：两个人从牢中的铁窗望去，一个看到泥
土，一个却看到了星星。让她自己看着办。

一番冷静思索之后，她开始学着欣赏沙
漠的日落，认真寻找几万年前留下的海螺
壳，细心研究沙漠中的植物、动物，并热情地

和当地人交朋友、互送礼物……后来，她把
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快乐的
城堡》，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她叫塞尔玛，是著名成功学大师拿破
仑·希尔的妻子。

沙漠的环境没变，她却把原来认为最恶
劣的环境，变成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活
动。从“牢房”中，她望到了自己的星星。

他在一场错误的运动中，被关进了牛
棚。刚进牛棚时，因为忍受不了那些非人的
批斗与羞辱，他曾一度想选择自杀。被“放”
出牛棚后，他被发落到学生宿舍楼的传达室
当看门人，不过，此时的他仍是别人眼中的

“不可接触者”。
一次被批斗之后，心力交瘁的他忽然想：

人间苦难想来也不过如此，自己何不趁此干点
有价值的事情？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用
梵文写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译成汉文。

晚上回到家中，他仔仔细细地把梵文原

文写成小纸条，装进口袋里。到了白天“上
班”时间，再偷偷地拿出来。然后，趁别人不
注意的时候逐字翻译。文革结束后，那长达
8 万行的《罗摩衍那》的汉译本终于初具雏
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项工作不仅为中国
翻译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更为中印文化交
流史树起了一座丰碑。

他就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中
国东方学的奠基人季羡林老师。在人生最
困难的日子里，季老用一颗坚强的心，从“牢
房”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们难免会遇到
一些意料不到的困难，那些困难就像一座座

“牢房”，把我们的心困在其中。那些只看到
“泥土”的人，内心渐渐会充满失望甚至绝望；
还有一部分人，他们会用自己的智慧和坚韧，
从“牢房”中，寻找属于自己最闪亮的那颗星。

其实，从绝望到希望，有时不过是眼中
那些泥土和星星的差异。不是吗？

那天妻子忙，让我代她去菜场买点菜。
很少买菜，也不知道该买什么。逛到水产区，思忖

儿子最近学习紧张，准备买条鲫鱼，回家汆汤给他喝。
只见一个水盆里，蓄养着很多条鲫鱼，个个活蹦

乱跳。都说野生的好，我问摊主，这是野生鲫鱼吗？
摊主是个中年男人，胡子拉碴，很憨厚的样子，他瞅
瞅我，用嘴往边上一努：大盆里的鱼都是养殖的，那
个小盆里，才是野生的，还有一条野生鲫鱼。

大盆边上，果然还有一个小盆子。我蹲下身，装
模作样看起来。小盆子里养着几条黄鳝，一只甲鱼，
还有一条鲫鱼。与大盆里的鲫鱼比起来，这条鲫鱼
显得瘦小，而且了无生气。问摊主，这鱼怎么没精打
采啊？摊主回答，野生鲫鱼嘛，就是这样。奇怪，野
生的鱼，不是应该更有活力吗？摊主解释说，一大
早，它被人从乡下的池塘里捕捉上来，然后到集镇上
卖给鱼贩子，再辗转来到我们菜场，这么一圈折腾下
来，它的精神气当然早没了。

见我想买，摊主却摇着头，劝我说，野生鲫鱼比养
殖的鲫鱼贵多了，你看看，那么大的养殖鲫鱼，只要8
元钱一斤，而这条野生鲫鱼，又瘦又小，还半死不活的
样子，却要16元一斤，我劝你还是买养殖的划得来。

我诧异地抬头看看摊主，都说生意人唯利是图，
这位摊主却不同，一点不为利所动，真是难得啊。不
过，同样的鲫鱼，野生的要比养殖的贵一倍，我还真
有点舍不得。我犹豫着。

摊主也蹲下身，和我面对面，继续劝我，野生的东
西，价格贵很多，像这几条黄鳝，卖到三十多元一斤，养殖
的却只要十几元一斤；再说这只甲鱼吧，因为是野生的，
要一百多元一斤呢，价格是养殖的两倍多。其实，要我
说，哪能这么贵呢？兄弟，我看你也是拿死工资的人，
挣点钱也不容易，还是买养殖的，比较实惠啊。

摊主的诚恳，倒让我不好意思起来。我从
水里捞起那条鲫鱼，和边上盆里的鲫鱼相比，真
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摊主说得对，这是一条
野生鲫鱼，不吃饲料，没被喂过生长激素，没有
被污染过，它就应该比养殖的鲫鱼贵。买回去，
汆汤，味道一定很鲜美。

摊主见我诚心要买，对我说，这样吧，我只
有这一条野生鲫鱼，我也不靠这个赚钱，就以成
本价卖给你，15元一斤，怎么样？

我连声道谢。过秤。付账。与摊主道别。
我继续在菜场逛，看看再买点别的什么菜。忽

然，听见一个声音耳熟，原来又转回水产区了。
只见摊主蹲在地上，对面蹲着一个买菜的

老人。两人中间，是那个小脸盆。我好奇地看，小盆
子里养着几条黄鳝，一只甲鱼，还有一条鲫鱼。怎么
又有一条鲫鱼了？

隐约听见摊主在诚恳地对老人说，野生鲫鱼比
养殖的鲫鱼贵多了，我劝你还是买养殖的划得来。

我诧异地站在一边，看着眼前的一幕。最后，老
人捞起了那条野生鲫鱼。过秤。付账。老人挂着笑
容，满意地拎着鱼走了。

忽然看见，中年男人以飞快的速度，弯腰从大盆
里随便捉起一条鲫鱼，扔进小盆里。水珠四溅，像鱼
激起的浪花一样。


